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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405年，钱塘 （现杭州）。他 7岁。一个
和尚看了他的相貌，面露惊异，说：“这是将来救
世的宰相呀。”

10年后，他已考中秀才，就读于吴山三茅观，写
下了那首名垂千秋的《石灰吟》：“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
间。”

陡然见此诗，有谁能想象，这是一个 17 岁的少
年写的，这不是应该历经磨难饱经世事后才可能有
的感慨和坚定吗？也没有人想到，一个 17岁的少年
在象牙塔般的书斋里写就的一首诗，后来果然成了
他人格和命运的真实写照。

这个人，就是与岳飞并称西湖“双少保”的明代
民族英雄于谦。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大臣，有的是
治理之臣，有的是乱世之臣，而有的是救世之臣，于
谦、岳飞就是。他们受命于危难之中，力挽狂澜，如果
没有岳飞，也许就没有后来的南宋，同样，如果没有
于谦，也许大明朝早就灰飞烟灭。

于谦少年得志，官居高位，大权在握，却为官廉
洁正直，曾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既受皇帝宠爱又受
百姓爱戴。但一对兄弟皇位的反复更迭，终究连累了
他。明英宗时，瓦剌入侵，英宗被俘。于谦拥立英宗的
弟弟为景帝，竭力反对南迁，调集重兵，在北京城外
击退瓦剌军，取得了著名的京城保卫战的胜利，使百
姓免遭蒙古贵族再次野蛮统治。但是，英宗被释放回
朝几年后，景帝重病而亡，英宗复辟，记恨他被俘时
于谦居然拥立他的弟弟做皇帝而拒绝向蒙古妥协，
在奸臣怂恿下，英宗终以“谋逆罪”诬杀了于谦。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没错。于谦性格最大的特点
就是“刚正不阿”，为人称道，亦招人嫉恨。遇到有不
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
会洒在哪里！”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
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很多。

“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
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这首写于正统年间的《入京》，很有来历。当时宦
官王振专权，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而于谦每次进

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
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
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

从此，“两袖清风”传为佳话。
其实，于谦作为一个臣子，是幸运的，至少，比岳

飞幸运，在他有生之年，他得遇知音，深受重用。他奏
对的时候，声音洪亮，语言流畅，皇帝都会很用心聆
听。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
很少回家。景帝派太监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
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专门为他打造，甚至
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治疗他的痰症。

当他被诬陷时，连英宗都有些犹豫，说：“于谦实

在是有功劳的。”但当时的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
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

于谦被处决，弃尸街头。一个叫朵儿的指挥官，
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被鞭打，第二天，他还
是照旧祭奠。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冒险
收敛了尸体，一年后送回杭州安葬在三台山。此后，
陷害于谦的一干奸臣事发，就连英宗也为于谦之死
深感悔痛。弘治二年（1489），于谦冤案终于得以平
反，孝宗皇帝赐谥“肃愍”，并在于谦墓旁建祠纪念。

杭州三台山麓，乌龟潭畔，草木森森。一个春日
的午后，我应朋友之邀前往于谦祠喝茶。

一个很大的幽静的院落，居然“静中取闹”，散落
着不少喝茶的人。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仍然迷惑：

这儿怎么会是一个古代英雄的长眠之地呢？直到我
看见它——

于谦祠大门往北不远，一块白色牌坊上“热血千
秋”四个黑字在满目葱翠之间格外醒目。翠竹掩映
中，墓道长长，芳草萋萋，两旁肃立的石神石兽，守护
着远去的肃穆与庄严。

一个人也没有。
一个游客也没有。
墓道的尽头，便是于谦墓。墓是圆形的，用石块

砌成，但墓的上端拱圆部分，没有砌上石块，而是泥
土，泥土上覆盖着蓬勃的春天的野草，娇嫩如花。墓
的后面，是一片幽深的林子，阳光从森林般的浓密树
干间透过来，仿佛天外透过来的圣光，照亮了墓边矮
墙上的迎春花，娇黄夺目，如新生婴儿。

生命与死亡如此亲密。
重读《百年孤独》时，读到了“凉薄”这个词。它形

容景物时，有那样一种沁人心扉的凄美，比如夕阳下
的芦苇，比如晾晒在记忆里的乔其纱裙，比如眼前这
座春天的三台山，埋葬着千年前的热血丹心、两袖清
风，那么安宁，如同襁褓给予一个婴儿的熨帖。

可是，它用来形容一个人时，想必是无情无义的
代名词吧？把国看得比家重的于谦、岳飞，家人日日
夜夜感受到的，必然是亏欠，是凉薄，即使他们的内
心是太阳。

站在于谦墓前，我又一次想起了“凉薄”这个
词——多么清冷的一个地方，有几个人会来呢？某个
清明的早晨，也许会有一群孩子们跟着老师来献花，
并不懂什么叫“刚正不阿”。某个午后，也许会有像我
这样的成年人，偶尔路过，逗留，“刚正不阿”，“两袖
清风”，我们都懂，但更懂它的代价有多么昂贵。如
今，一定还有于谦这样的人，但更多的人，运用着狡
黠的生存智慧，模糊黑白、善恶、好坏，让绝对的是非
曲直之分迷失于安全的灰色地带，让慷慨激昂义愤
填膺都归于麻木平静，如我此刻，鞠一个躬，留一个
叹息在墓前，转身迎向现实。

一代一代的人心正在老去，一个一个岳飞于谦
们正在被慢慢忘记，惟有青山，怀抱着一腔浩气正
气，不肯忘记，不忍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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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新会探望母亲。
前几天，母亲在电话里咳嗽得厉害。
好些了吗？我问。厨房里，母亲正张罗着做饭。
舒服多了——母亲答道。
没有看医生吗？
没有。我拿这个熬水喝了——她示意我看那大瓶口的正方

形玻璃瓶装着的密密匝匝的陈皮。
其实不用看我就知道，它在那里，一直都在那里。在大瓶口

的玻璃瓶里，还在其他的坛坛罐罐里。我不知道，它们走过多长
的岁月了。在我年幼的时候，在家里仍然是拾柴火在炉灶里燃火
煮饭的年代，它们就高悬在我家灶头的上方，用麻绳穿着，被袅
袅的烟火熏着。母亲说，那是“镇家之物”，是经由外婆的手晾晒，
尔后一直保存至今的。它仿佛是我家厨房的一道风景，伴随我们
辗转搬了好几次家。在最后一次搬家时，父母把一些旧家私、杂
物等都丢弃了，惟有这些陈皮，跟随父母在新居安置下来。在一
个现代、整洁、简约的厨房里，它暗褐的颜色和凹凸干瘪的样子
多少显得有些“土”。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喜欢。

母亲常常念叨着这样一句话：
新会陈皮，是我们新会人的宝贝。
说起来，新会陈皮其实就是晒干后经久贮藏的新会柑的果

皮。柑，粤人谁不知道呢？这寻常之物，各地广有种植。然而，想必
是上天对这片土地特别眷顾吧，以致新会柑的果皮有了自己独特的品质。李时珍当年遍尝
百草，治百病，于《本草纲目》中对此不吝赞誉之词：“皮纹粗，黄而厚，内多白膜，其味辛
甘……今天下以广中（新会）来者为胜。”难怪，新会陈皮早在明清以前已蜚声遐迩，相传清
代被列为“贡品”，行销国内外。民间所谓“千年人参，百年陈皮”之说，说的就是新会陈皮，
具有理气、健胃、祛痰、止咳等功效。

小时候的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会把柑皮看得远比柑肉更重要。我曾经在吃过柑
肉之后随手就把柑皮扔了，父亲发现后心疼地赶紧把它捡起来。因为我的笨拙，总是把柑
皮剥得歪歪斜斜，一瓣大一瓣小的，我也因此没少被父亲骂。后来，他们宁愿剥好柑，让我
吃柑肉，也不再让我染指剥柑皮了。谁能想到，柑果剥皮时，也有这么多的讲究——自上而
下分开相应的三瓣。内皮向外，每瓣近乎椭圆形。唉，这样的“艺术”于年少时的我多少是有
些难度呢！

记忆之中，每至秋末冬初，倾金泻玉的澄明的秋阳下，我家门前就铺满了金黄色的柑
皮。那树丛间筛落的光影，和着地面铺陈的片片金黄，竟摇曳出一片令人惊异的奢华。我常
常呆坐在自家门槛上，看着它们曾经鲜嫩饱满的肌体在秋阳日复一日的烘托下慢慢地脱
干水分，一点一点地干瘪、卷曲，老成满脸的皱纹，老成暗褐色的皮肤，老至面目全非……
柑皮在脱离果实之后呈现的衰败的面容竟让我心里莫名地难受起来。我倏然想起一个
词——脱胎换骨。难道，它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走向新的生命历程？惟因为脱胎换骨，
它们被赋予了独特的药效。柑皮在阳光下经过 10天左右的铺晒，完成了向“陈皮”的
过渡。我的母亲会拿来各种坛坛罐罐将它们一一收纳，陈放起来。其中，有些放上一年就
食用了，有些放上三五年，有些却自始至终存放着，在静默中伴随着我们，一同穿越岁月的
烟云。

这样的镜头其实并不仅仅是我家的镜头，也是外婆家的镜头，邻居家的镜头。母亲说，
陈皮如酒，时间愈长，功效愈“猛”。珍藏于家中的这些陈皮，其中有一些还是我的曾祖母留
下的，因其存放时间之长，更显珍贵。对于这样的“镇家之物”，母亲往往是轻易舍不得食用
的。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其药效所至，还因为其中浸润了祖辈好几代人的手泽与心情，暗含
了岁月的光影印痕吧？我没有见过我的曾祖母，但是见过外婆的。外婆与母亲，还有父亲，
性情及饮食喜好殊不一致，但在对陈皮的尊崇态度上，却和所有当地人一样，表现了殊途
同归的喜好。这是陈皮独有的功效所致还是民俗约定俗成的力量呢？

陈皮见证了外婆的西去，见证了父母亲日复一日地老去，见证了我由一个少不更事的
小女孩变成一个掌握着一家三口饮食营养之道的“半老厨娘”。在漫长的“厨娘”岁月里，我
终是没能学到像父母那样的一手好厨艺，却秉承了他们对陈皮的尊崇态度，把陈皮列入如
同油、盐、酱、醋等同样的饮食佐料。

我家做饭的前奏常常是这样的：先把一块陈皮放在清水中慢慢泡软，刮掉里面的白
瓤，用刀切碎，盛在一个小碟里，陈皮便准备粉墨登场了——陈皮其味醇香，略带辛辣，仿
佛随便什么地方它都可以派上用场。用之以蒸鱼，可以去腥；用之于煲汤，可以驱寒；用之
于煲茶，可以化痰止咳（10年以上的陈皮用于治顽咳更显功效）；用之以煲粥，更是香气四
溢……我常常惊异于那早已蒙尘于岁月的果皮，竟可以让一锅白粥暗香浮动。难怪我的一
好友打拼于生意场上，平日忙于酒局应酬，每每回家，却总是要请妻子为他熬上一锅下了
陈皮的白粥，以养其脾胃。多年坚持下来，竟颇见其效。陈皮，它是如此朴拙，又如此家常；
它看似卑微，却无所不在。所以，陈皮在经历了现代人的饮食变革之后，却依然稳稳当当地
居于厨房的一角，其功用由此可见一斑。

今天，新会陈皮早已步入了市场化，有了相应的专卖店，各式年代的陈皮被标上不同
的价码。奇怪的是，我虽然明知道其功效是一样的，却至今不愿意去商店里购买陈皮，似乎
没有经过亲人或自己晾晒的陈皮，总是缺少些什么——陈皮于我，不仅有其实用性，更是
浸润了家传记忆的。如今，在一个万物快速更新、快速淘汰的年代，除了陈皮，还有什么是
经过几代人而不肯丢弃的？还有什么是祖辈抚摸过，而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保存的呢？

每次去广州探望我那年愈八旬的表姑婆，带去的礼物不是其他，而是自家晾晒的新会
陈皮。回想起来，每每当我把带去的陈皮送到她手上，她的脸上就会舒展开一朵好看的菊
花。这些陈皮，表姑婆除了自留一点之外，大部分都转寄给远在加拿大的哥哥。表姑婆的哥
哥自离开新会远赴重洋之后，几十年间，总不时托她备一些陈皮，以便回国探亲时带回远
方。我想，表姑婆的哥哥记忆里一定承载着陈皮丰润的记忆吧？据说，新会陈皮运往北方各
地，过了南岭之后，其味更为芳香；又说曾有华侨携带新会陈皮乘船出国，船抵太平洋彼
岸，顿时芳香四溢。这个说法常常让我陷入无边的遐想，与其说这是一个真实的细节，倒不
如把它理解为一份思乡情结。这些带着亲人手泽的陈皮，弥漫着故乡、阳光与大地的味道，
抚慰了羁旅中的柔痛归思。我想，他朝有日，倘若我远离家园，随身携带的，想必也一定是
这故乡的陈皮，以玉成我饮食之道的调遣吧？把一小块陈皮用水浸泡开来，心便会和着陈
皮慢慢变得柔软，故乡的影子就会从绵邈光阴中逶迤而来……

“ 开饭啰！”
随着母亲一声欢快的呼唤，我看到一碟碟冒着热气的美食端上桌来。把陶瓷瓦煲盖揭

开——陈皮绿豆白鸽汤，我又闻到那熟悉的袅袅香气。
陈皮香，陈皮香……

情思江南（油画） 黄来铎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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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年代
□周振华

“补丁”，是指补在破损的衣服、鞋帽或其他物品上面的东
西，以使原物品最大限度地延长使用寿命。补丁的选择，可以
是同类物品，更多的是近似物品，只要功能上过得去，可延续
物品的使用价值，能将就就将就，能凑合就凑合。实在没有，用
些代替物也可以。比如黑衣服上，补块蓝补丁；小姑娘的花袄
上，补块素补丁；麻袋破了，补块帆布；笸箩漏了，缝块羊皮都
无妨。本来穷，就不必也顾不上讲究了，能让物品多用一天，就
够了。

早年，我很少看到穿着不带补丁衣服的人，而现在我也很
难找到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人。街上，偶尔遇到一位乞丐，那
也是脏，见不到补丁，如今的乞丐也都阔气了。

记得小时候，每次上山割柴，镰刀刺破了手指，就将衣服
上的“补丁”扯下来，包扎伤口。等血止了，摸着衣服上露出的
洞在那儿呆呆地纳闷，怎么一切物件全打着“补丁”？也好，要
不拿什么包扎伤口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
绝不仅仅是一句说起来很轻松的顺口溜，它客观、真实地反映
了人们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特征。

电视剧《毛岸英》的导演刘毅然在接受朱军采访时说，该剧
的拍摄真实度很高，相当一部分实景都是在中南海里进行的，
他亲眼目睹了主席生前所穿着和使用过的物件，几乎全带着补
毛主席的一双皮拖鞋打了多块补丁，老人家的睡衣居然有100
多块补丁。这些要不是导演亲口所言，谁相信这样一位领袖竟
如此节俭与朴素，但这千真万确。

而曾任毛泽东内务总管的吴连登回忆：“那时，主席的衣
服旧了也好，破了也好，他都要让我们为他反复缝补。毛巾等
物品也是一样，到了我管主席家的时候，好多东西就很难补
了。没办法，一件物品已经是补丁摞补丁，再拿到外面补，确实
让人感到很为难。有时把主席的衣物和洗脸用的旧毛巾什么
的，送到总后服装研究所去补，回来后没用多长时间，就又不
行了。我们总和洗衣房的工人讲，这些东西一定要人工洗，千

万不要用洗衣机。后来工人们就用一个大盆，水里撒上肥皂
粉，将要洗的物件泡上一段时间，用手慢慢按，洗好后，从盆里
往出拎时不能过猛，拧时劲不能过大，不然拎上来就可能又出
现一个大窟窿。对这些不好对付的物件，只得采用特殊的办
法，就是用网兜将它们兜起来，把水控去，再打开晾干、缝补、
熨平。”

当时人们那种对待节约的态度是真诚的，质朴的，发自
内心的，言行高度一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话字面上
似乎指的是缝补衣服，实际它已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角落。衣被也好，鞋帽也好，用具也好，统统都是反
反复复地使用，缝缝补补成为了人们的一种习惯，一种精
神，一种境界。

尽管这样，也挡不住人们对美的追求，针线活儿好的，还
特别讲究补丁布与衣服颜色的匹配，针脚缝得细密而均匀，带
着补丁的衣服依然很得体，也很漂亮。如果家里缺少做针线
活儿的人，特别是那些“爹当娘”的家庭，就另当别论了。

在那个补丁年代的大背景下，不管人们身上有多少块补
丁，都司空见惯。如果猛不丁穿上件新衣裳，倒觉得很不自在。
于是，就有人发明在新衣裳上缝几块不规则的“补丁”，然后再
穿出去，心里仿佛才舒服、才踏实。

其实，不光是衣服打补丁，身上的其他地方也被补丁包围
着，帽子、手套、袜子、鞋子，甚至布腰带都打着补丁。只要还能
穿，还能戴，还能使，还能用，就尽量再缝再补。眼下“袜板”几
乎见不到了，早年谁家都有几个“袜板”。大人的，孩子的，大脚
的，尖脚的。袜子破了一定要补，因为袜子穿在脚下，更没那么
多讲究，每双袜子都是补了再补，那时有千层底儿鞋，更不乏
千层底儿的袜子。看吧，妇女们坐在街上聚拢聊天，十有八个
都抱着袜板补袜子呢。

那时，小孩子们的“屁帘子”通常是“补丁聚会”，补了一层
又一层，什么颜色，什么面料，都可以往上摞，这地方更将就，
暖和就行，不必用什么好布料。孩子大一点了，特别是上学了，
他们身上的补丁，就要相对讲究一些了。比如颜色、面料尽量
协调一致，毕竟已经懂事了，知道美了。人们生活起居用的被
子、褥子、枕头、毯子、毡子、炕席、凉席、门帘没有一件逃过打
补丁的。小孩子们上学背的书包，用的手帕，捎干粮的小布兜，
也都打着补丁。回想起那个睁开眼就是补丁的世界，我一点也
不感觉有多不顺眼，心里倒是觉得很亲切，因为那是一种质朴
的美，一种清纯的美，一种自然的美。

下地劳作时，人们身上穿戴的草帽、垫肩、套袖、围
裙、护腿，以至头顶的雨伞，脚下的雨靴，都会见到一处或
多处补丁。扁担裂了也要打补丁，通常用一块竹板，两头用
铁丝绑在受伤的扁担上，阻止和延缓裂缝继续扩大。要说那
时制作扁担的树木材料有的是，砍一棵碗口粗的树，就能出
两条扁担。但人们还是习惯给它打补丁，大概受补丁的气场
所影响，扁担也不能例外。那时农村赤脚医生们的出诊箱，
一背就是十年八年，挎带不知断了多少次，皮革经长时间的

磨损，很破很皱，连颜色都褪了，最后缝补得像个文物。
锅碗瓢勺、水缸脸盆也少不了“修修补补”，那时候补锅锔

碗的工匠，走大街串小巷，满处吆喝。人们纷纷带着“受伤”的
锅碗瓢勺，请他们锔补，有给钱的，也有用粮食交换的。真不敢
想象，刚才拿来的时候，还是七零八落的锅碴碗碴，经师傅的
巧手一补一锔，竟然滴水不漏，又能用上几年。前些年回老家，
不经意在一个破筐里发现几只打着锔子的碗和盘子，格外亲
切，于是用报纸轻轻地包好，带回了县城的住处。时常看看，也
是一种教育。

那时，谁家要是有辆自行车，可真是太稀罕了，自然当
宝贝一样对待。一辆自行车传三辈儿，决不夸张。因此，它
也就成了修补频率最高的工具。座套经反复缝补，最后已找
不到原来的模样，车条屡折屡换，但绝不轻易换个新车轮，
除非瓦圈再也不能套住车条。自行车内胎打补丁是常事，可
是外胎爆了，舍不得花钱，也要打补丁。于是找来一段旧外
胎包在破的地方，骑起来咯噔、咯噔的，那叫一个不舒服。
但毕竟省下几毛钱，因为每家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生产队为了节省开支，千方百计搞资源再利用，每年春
秋两季还专门抽调手艺好的社员，对还有修理和缝补价值的
工具进行修补，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所以那
时跨进生产队的场院，会看到满是打着补丁的笸箩、簸箕、
箩筐、竹篮、木铲、木锹、口袋、苇席、鼓风机，就连人们
盛修补工具的兜子，也都是补丁摞补丁。

过去很难看到或摸到一张嘎嘎新的钞票，张张都显得皱
巴巴。如果留心，很多断开或缺角的纸币和各种票券也都打着
补丁，看的出来，那时不论是个人、集体，还是国家，都在坚持
着“缝缝补补”。

如今我们的物质丰富了，但我们身边的浪费现象确实发
生的太多了。让我们记住一位名人说的话吧：“不珍惜和节约
资源的民族，是早晚要吃苦头的民族。”

九宫山早已著名，据《太平御览》记载，一千多年前晋安王兄弟九人建宫于此，山
遂以名，《辞海》《辞源》均有词目。后成为鄂南道教名山。1994年，九宫山升列为第
三批国家风景名胜区，夏日气温低于庐山、北戴河、莫干山和承德避暑山庄，是我国
不可多得的避暑胜地，有“清凉山”之称。让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揽得一块好去处。

九宫山十景分布在五个游览区中。一是云中湖游览区，以九宫山镇为中心，景
点有“青松迎客”、“云湖夕照”、“泉崖喷雪”、“真君山殿”、“虎伏天门”等。二是林海
深处游览区，以森林公园安坪为中心，这里森林如海，烟峰如涛，景点有“崖头飞瀑”
等。三是吴楚天游游览区，这里以老君庙为中心，可登高远眺鄂赣风光。四是龙潭
探幽游览区，这里以森林公园金海田为中心，最高点有“闯王陵墓”、“雪海翠园”、“鄂
南龙潭”等。五是山下游览区，以九宫山下西北船埠为中心，这里有九宫山竹海，卧
龙松等。

阳历七八月，九宫山中风清气爽，盛夏如春，穿着秋衣正合适，朝暮时分，还有些
寒意，所以有句定嘱：游览九宫山，“夏日不忘带秋衣”。虽然山高林密，仍有松涛竹
韵，清心悦耳。

九宫山的树，无论是朝阳夕照，还是丽日当空，观林海看翠木，层林尽染，各有一
番景致。站在山上，或流连于云湖堤岸，看楼台倒映含虚碧，苍山如画入云湖，人在
水中游。若仰望近峰，见苍松翠柏，如室内盆栽塔松，亭亭玉立，姿态可怜。受光一
面，青光闪烁，背日一侧，墨绿浓郁。俯视远山，山峦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接合，使
人想起伟人吟唱的“苍山如海”的诗句。面对那奇树怪木，或威猛雄伟，或纤细妩媚，
或浑朴厚重，或小巧玲珑，都千姿百态，各呈奇特。

九宫山的水，似湖泊清澈如镜，晶莹透亮，真是“月映云湖湖映月，月明湖静寄幽
思”。瀑布则更别有情趣，看“崖头飞瀑”，如白练悬空，气势磅礴，雄奇壮观，真是“白
日千条露，斜阳万丈虹”；看“泉崖喷雪”，石壁峭立，飞流直下，峪风吹拂，真是“如烟、
如雾、如尘”。适值晨曦初露，金光万道，又如一条百丈的珠巾。正因为林海丰富，水
随山转，山因水活，小沟大溪汇成小河大湖，“溪水因山成曲折，山溪随地作低平”，使
这位冰清玉洁的华中名山，像身挂千百串银珠项链的贵妇，典雅华贵。

古往今来，伟人名流在九宫山留下了许多珍贵诗篇和墨宝。1984年，当年的总
书记胡耀邦曾视察过鄂南九宫山，并挥笔题写了山名；第一届茅盾文学获得者姚雪
垠，在九宫山上写成了获奖巨著——长篇小说《李自成》。

美哉！鸣泉绿海的九宫山，每一座青山都有古老的传说，每一泓绿水都闪烁着
涟漪。山和水构成神话仙境般的绚丽，“白水如云不用弹弓花自散，虹霞似锦何须梭
织天自成”。雾潮云海苍茫无际，风月烟云瞬息万变，雄奇灵秀兼而有之，水秀松青
竹翠石奇峪幽风爽山凉，这华中胜景，恰似人间天堂。

华中胜景九宫山
□张 六


